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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言传身教
卫汛气哼哼地将实情告诉了

老师 ， 旁边的杜度沉不住气了 ，
气愤地说： “这人不识好歹， 真
不可救药了！”

张仲景也急了 ， 对卫汛说 ：
“你那样离开， 他更会生出疑心。
现在且慢生气， 救人要紧， 你们
随我再走一趟。”

杜度、 卫汛很不情愿地跟着
老师， 再次来到了古云家。 对着
病势严重， 但神智还清醒的古云，
张仲景开导说： “以前的恩恩怨
怨， 你要抛开才是。 现在你病得
很重， 但还来得及救治， 再拖下
去就危险了。 我再次来你家， 就
是让你放心服药。”

古云见张仲景亲自前来探望，
已受感动， 再听张仲景这几句恳
切的话， 就由心动而惭愧了。 于
是， 立即唤家人拿着张仲景开的
处方去捡药。 张仲景又安慰了古

云一番， 才带着弟子走了。
路上， 张仲景见杜度、 卫汛

沉默不语， 就主动开导说： “我
们行医之人， 对待病人应不问身
份贵贱， 不分关系亲疏， 不看容
貌美丑， 不计较私怨私恨， 都要
精诚救治。 像古云这样的重病之
人、 气息已经微弱了， 如果还和
他斗气， 还和他计较私怨， 岂不
是让他丢命？”

一月后， 古云在张仲景的治
疗下病愈了， 他亲自登门向张仲
景致谢， 两家的恩怨也自然消除
了。

为了让杜度、 卫汛学好针灸，
张仲景仔细画出了人体经络穴位
图， 指导两位弟子认真揣摩， 互
相试验。 有时还伸出手脚， 叫弟
子在自己身上扎针。 一次， 他发
觉卫汛没有找准穴位， 便严肃教
训道： “决定病人生与死的穴位，

往往只差一分一毫， 以后绝不能
大意！”

又一次， 他检查杜度为一名
病人开的处方， 发现药物多达 16
味， 便立即启发两位弟子说： “你
们记住， 用药如用兵， 应以少胜
多。 这就要配伍得当， 用得精、 用
得准。 多开药物， 既多耗费病家的
钱财， 又不能发挥药物的效力！”

说完， 他提笔将处方改了过
来。 杜度、 卫汛以后注意到， 老
师的处方确实少而精， 每每只用
三四味药组方， 甚至只用一二味
药， 极少有超过十味药的处方。

一年又一年， 张仲景就这样
言传身教， 使杜度和卫汛在医术
上步步升高。 若干年后， 张仲景
的这两位高徒也成了有名的医家。

（摘自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
事 张仲景》，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
社 1995年 4月出版， 有删节）

����� “艾” 与 “爱” 同音， 似乎没有
哪种草本植物， 像艾蒿一样神奇， 且
将所有的爱， 奉献给人类。

春寒料峭时 ， 艾草就被东风吹
醒， 破土后， 噌噌地长， 羽状深裂
的叶片， 正面灰绿色， 柔毛和腺点
吸收日月精华； 背面灰白色 ， 细微
的绒毛， 质地柔软， 汲取水土之灵
气。 大家把鲜嫩的艾叶采回来 ， 洗
净捣碎， 与杂粮面做成粑粑 ， 不仅
是青黄不接时充饥的美食， 还具有
驱寒祛湿 、 消食通便等作用———此
艾之爱者一。

“日暖桑麻光似泼， 风来蒿艾气
如薰。” 端午期间， 阳气正旺， 蚊子
苍蝇等害虫活跃， 艾蒿长到一米多
高， 香味正浓， 药性正强。 人们把艾
蒿割回来， 煎水洗澡蒸浴， 清祛体内
毒气， 一年不生疮， 不得病。 晚上，
点起用菖蒲缠绕的艾蒿烟棍， 白烟袅
袅绕绕， 清香缥缥缈缈， 蚊子逃之夭
夭。 每个房门后放上一把艾蒿， 驱虫
正气， 有益健康， 艾渐渐干枯， 还施
放淡淡香气———此其二者也。

柚子上市之时， 门后的艾蒿呈灰
白色。 用剪刀将它剪成一截一截的，
两寸来长， 置于收纳箱。 吃柚子时，
从三分之一处切开， 上面即是一个
完整的盖子， 用刀子和钢勺仔细掏
出柚肉食用， 皮囊就是一个别致的
香炉。

在柚皮香炉里铺垫一层干艾叶，
再将剪短的艾杆和艾叶， 横一层纵一
层地码实， 压紧， 点燃， 覆上开了烟
囱口的柚皮盖。 一缕乳白色的烟雾，
从小烟囱里冒出， 开始是笔直的， 就
像是一种无形的力拉出的一绺蚕丝，
四五厘米高后， 开始摇动， 飘摆， 然
后弥散， 消失。

房间里并无明显的烟雾， 却充满
艾蒿的陈香和柚子的清香。 这两种香
味儿混合在一起， 很奇妙， 醒脑、 清
心， 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思维活跃，
精力充沛， 它能有效地杀灭病毒和细
菌， 预防感冒———此其三也。

艾草有祛湿、 散寒、 平喘、 止咳、
消炎、 温经、 止血、 安胎、 抗过敏等
作用， 用途太广泛， 药效神奇， 我不
是医生， 不敢班门弄斧， 只能谈一点
切身的感受。 去年腰疼难受， 去医院
做 CT 检查， 发现是腰椎间盘突出。
吃药、 打针、 推拿、 按摩、 针灸、 拔
火罐。 病急乱投医， 但效果都不理想。
病友推荐艾灸。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
进了艾灸室， 还没灸呢， 那袅袅的艾
香， 就从鼻孔， 从口腔， 从耳道， 从
浑身的每一个毛孔， 进入到五脏六腑，
进而渗透全身的血脉和筋骨。

艾灸的整个治疗过程， 自然是在
袅袅艾香中进行的。 开始总的感觉是
热， 温热、 燥热、 燠热、 炙热， 说不
清楚的热。 灸了几次后， 就有细蚂蚁
爬的感觉， 又有汗珠流动的感觉， 痒
麻酸胀， 不好言传。 后来的灸感是寒
凉， 似阵阵冷风吹拂。 你说玄不玄，
腰不痛了。 医生说， 再做做康复治
疗， 即可痊愈。

秦和元 （湖北 武汉）

������今年 5 月 2 日那天， 我从南
昌滕王阁下来 ， 背心已近湿透 。
不是热的， 是闷的， 是挤的。 从
一楼到六楼 ， 又从六楼到一楼 ，
人流像拧死的绳结， 一寸一寸往
前挪 。 楼梯窄得只容一人通过 ，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
儿———汗味、 体味， 还有些许焦
躁与无奈混杂在一起。 我忽然想
起王勃当年写 “层峦耸翠， 上出
重霄”， 那该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与
视野。 而此刻的滕王阁， 密不透
风， 人挨着人， 像一只塞得过满
的柜子。

站在阁上凭栏远眺， 赣江依
旧东流， 可我的心却怎么也飞不
起来。 不是因为楼不够高， 而是
身后的喘息太近， 近得让人不自
在。 古人登高， 为的是望远， 为
的是一抒胸中块垒。 而今人登高，
图的又是什么呢？ 一张照片？ 一
次打卡？ 还是仅仅因为 “来都来
了”？ 我想起苏东坡那句 “惟江上
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
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

禁， 用之不竭。” 可当清风吹不进
拥挤的人群， 旅途中的那份闲适
与从容， 又该往何处安放呢？

傍晚时分， 我踱到附近美食
街。 摊贩林立， 烟火缭绕， 食物
的香气与油烟混在一起， 倒也热
闹。 可低头看去， 地面上油渍斑
斑， 纸巾、 竹签散落一地。 那一
刻 ， 我 突 然 觉 得 ， 旅 途 中 的
“吃”，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它
应该是温暖的、 干净的、 让人放
心的。

夜里回到酒店 ， 躺在床上 ，
思绪难以平静。 我在想， 旅行的
意义究竟是什么？ 是去看不一样
的风景， 去尝不一样的味道， 去
暂时离开琐碎的日常？ 可如果每
一处风景都挤得让人无法呼吸 ，
每一种味道都让人心惊胆战， 那
这样的旅行， 到底是在滋养我们，
还是在消耗我们？

健康， 不只是身体的。 健康
更关乎心境。 一个过度拥挤的景
点 ， 让人焦虑 、 烦躁 ， 甚至恐
惧———那种随时可能发生踩踏的

不安， 会一直悬在心头。 或许， 我
们需要重新审视 “热闹” 这件事。
热闹不是坏事 ， 但过度的热闹 ，
便成了拥挤。 每一个出门旅行的
人， 都值得拥有一段体面的、 舒适
的、 安全的记忆。 而这份体面， 需
要管理者的用心———限流、 疏导、
保洁， 多安排几个引导员， 都能
让旅途变得不一样 。 这份舒适 ，
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
少一分急躁， 多一分礼让； 少一
分随手丢弃， 多一分珍惜环境。

夜深了， 窗外的南昌城渐渐
安静下来。 我想起白日在滕王阁
上， 有那么一瞬间， 我透过人缝，
瞥见江面上的一抹余晖 。 那光 ，
很淡， 很暖， 像是在告诉我： 诗
与远方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走得
太急， 挤得太紧， 忘了给它让出
一条路来。

但愿下一程旅途， 我们都能
从容地登上高楼， 安静地吹一吹
风， 然后心满意足地说一句： 这
趟， 来得值。

梁格 （湖南 永州）

�������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
道韶光社区组织开展“垃圾分类
进楼栋” 主题宣传活动， 社区工
作人员和湖南农大志愿者纷纷进
入楼栋、 医院、 超市等， 发放垃
圾分类宣传海报， 提升居民环保
意识和分类投放准确率， 营造人
人知晓、 人人参与、 爱护卫生的
良好氛围。

通讯员 王昊轩 文金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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